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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　　论

词体的形成，约有四源：第一，是六朝以来尤其是南朝的

小乐府；第二，是唐人的律诗、绝句；第三，是民间的新曲
（《宋史·乐志》说：“民间作新声者甚众。”又政和间乐府奏言：

“燕乐之诸宫调多不正，皆里俗所传。”今人从敦煌收集的《云谣

集杂曲子》，更是唐代民间流传的曲子）；第四，在音乐方面，

除原有的乐调外，有许多来自边疆民族的词调。这四个来源

中，从形式和作法方面说，则唐人律、绝的影响要算是最直接

的了。唐人唱律诗和绝句，起初是由乐工采取诗人的诗，加以

裁截重叠，成为长短句，方始合律。至宣宗李忱时代，始有诗

人按谱式为长短句者，如白居易有《忆江南》三首，刘禹锡题
“春去也”二词曰“和乐天春词，依《忆江南》曲拍为句”，即其

明证。

五代、十国是我国历史上最紊乱、最黑暗的时代。那时唐

朝在黄巢起义以前，中央大权早已移于强豪军阀手中。自朱全

忠（国号后梁，传二主凡十六年）篡位以后，李存勖（国号后唐，

传四主凡十三年）、石敬瑭（国号后晋，传二主凡十一年）、刘

知远（国号后汉，传二主凡四年）、郭威（国号后周，传三主凡

九年），相继篡夺，这就是所谓五代。他们轮流占据中原地区，

直到宋太祖赵匡胤才统一。此外，边区则有刘崇（国号北汉，

传四主凡二十九年，据有太原十州）、王建（国号前蜀，传二主

凡三十五年，据有川汉六十四州）、孟知祥（国号后蜀，传二主

凡四十年，据有山南及剑南四十六州）、高季兴（国号荆南，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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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主凡五十七年，据有荆、归、峡三州）、马殷（国号楚，传六

主凡五十七年，据有湖南北十州）、杨行密（国号吴，传四主凡

四十六年，据有江淮二十八州）、李昪（原名徐知诰，国号南

唐，传三主凡三十九年，据有长江下流二十一州）、钱镠（国号

吴越，传五主凡八十六年，据有浙东西十一州）、王审知（国号

闽，传六主凡四十九年，据有闽中五州）、刘隐（国号南汉，传

五主凡六十七年，据有岭南、北四十七州），分别割地自主，

这就是所谓十国。还有北方的契丹也乘隙侵入，燕、蓟十六州

就是这时被石敬瑭割给契丹的。

这些大大小小的国君互相争夺，在他们的统治区内，赋税

苛重，兵役繁兴，甚至专以严刑重罚，杀人立威。当时人民的

生活非常痛苦。有时因战争关系，人民至于绝食，军士至于吃

人。惟边区十国比中原安稳些，赋役也比较轻些，而江南与四

川地方肥沃，生产力渐次发达，加以南唐与西蜀的国君颇爱文

学，自能填词，所以文人才士都萃聚于这两处。西蜀词人最

多，后蜀赵崇祚编辑的《花间集》，共收词人十八家，词五百

首，其中除温庭筠、皇甫松为唐人外，大多数是蜀人或游宦在

蜀的。（只和凝是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五朝人，张泌是南唐人，

孙光宪是荆南人。）南唐作家则无总集，然而影响宋代的词人却

在南唐，如李后主煜及他的宰相冯延巳都是与北宋词有密切关

系的人。我们于五代词人中应当特别注意他们二人。

五代、十国的紊乱如前所述，那时的词所反映的多是荒淫

享乐的景象，反映人民生活、社会状况的，几乎没有。我们从

统治者的荒淫享乐这一面，便可知被统治者痛苦的一面。又有

些文人，因生当极乱的时代，无心也无法挽救统治者的堕落，

又不能洁身而退，于是也以醇酒妇人陶醉自己，不知不觉便成

了一般的风气。于是那时的词便都是用来描写男女相悦的情

４ 唐五代两宋词简析



事，内容不出悲欢离合四字。但是他们各出心裁，用各种不同

的写法来表达同样的主题，形成五光十色的景象。我们比较读

来，在艺术上会看到许多表达情感的方式。并且齐、梁小乐府

和民间歌曲以及唐人入乐的律、绝，本来多是描写男女情爱

的，因之，五代的词可算是它们的继承者。还有一点，在五代

的词中看不出作者个人的情思，只有其中少数人，例如南唐李

后主，因为他先为国主，享受荣华，后来身遭亡国惨祸，所以

他的一部分词中有国家兴亡之感；又如李珣，因为他的祖先是

汉化的波斯人，不曾爬上最高政治舞台，所以他的一部分词中

带有隐逸的气味。此外，还有李珣、欧阳炯的风土词，具有特

殊地方风俗的色彩。这些都是在描写男女相悦之外扩大了词的

视野的作品。

北宋初期的词仍离不了五代的风气，那时的词通常是士大

夫燕客时歌唱来娱宾的，所以称词乐为燕乐。但是在这些作品

中，有时也可把作者对政治的情绪和他的人生观连带流露出

来。这就是后人所谓“流连光景，及时行乐”的情绪。这种情

绪，从好的方面说来，是和《楚辞》中“恐年岁之不吾与”、“恐

美人之迟暮”一样的。这是感觉人生倏忽，恐盛年一过，则所

学、所志皆付之流水，愿及时有为的意思，不过直说嫌于自

炫，故托之及时行乐。从坏的方面说来，就不免有“今朝有酒

今朝醉”的颓废思想了。这两种如何分别呢？那就得把作者的

地位、行为、学术以及与当时政治的影响，各方面联系起来

看，不能孤立地看。大概宋初词人都是士大夫阶层，他们都各

有一肚皮的经济才（这原是经世济民的意思，至是否真能这样，

乃另一问题，与现今所说的有所不同），但是实行起来，每每

遇到挫折，就不免有些感慨。加之原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很

多，始终是党同伐异，使有为之士不能久于其位，例如范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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淹、晏殊、欧阳修、王安石等虽居高位，都不免此。苏轼在那

时是因反对新法病民，受党祸最烈的一人。与他交游的，如秦

观、黄庭坚等也同陷入党祸之中，遭到谪贬而死。苏轼的词在

北宋是一大家。他的词风就是“一洗绮罗香泽之态”，把自己整

个面貌、胸怀和学术都呈现出来。在宋初，词的品格是提高

了，范围是扩大了，提高、扩大到和诗相等。同时有柳永，他

这个人落拓不羁，功名不得志，因而生活放荡，专在勾栏中

混，替妓女作了许多言情说爱的词给她们唱，他自己也与她们

有了感情。他顺着五代抒写爱情的小令把词发展成长调。因为

长调更比小令便于描写，所以他的词是长于铺叙的。在他的一

些词中，也反映了北宋未乱以前社会经济的繁荣、市民生活的

逸乐。他有首《望海潮》词，把杭州的都会繁华写得很具体，甚

至有人把金主亮的起兵南侵说成是因为听到唱这首词而引起垂

涎。这当然只是一个传说，但说明他的铺叙的能力是很高明

的。他的词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，是尽可能采用了人民口头语

言，所以流行最广泛，人民都爱唱，那时就说“凡有井水饮处，

即能歌柳词”。这一来也就把专供士大夫燕乐的词风大体上改

变了。所以在词坛上与苏轼有对等的地位。一个是代表学人，

一个是代表才人。一个是以豪放为主，一个是以柔丽为宗。一

个把词拉上去与诗同等，一个为后来的曲开了门径。以后的词

人不能越出这两派的范围，因之他两家可算是发展词体的

代表。

填词在宋代已经从诗的领域中分割出一个疆土来，成为独

立的文体，是新兴的文体，所以它能取得代表一个朝代文学的

资格。在宋代，上自帝王，下至士庶，都能填词，影响所及，

连金主完颜亮也能填词。由上述两大派中，又有滑稽一派发

生。这种词，在苏、柳两家的作品中也有，两家以外的作者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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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秦、黄诸人也都有一些。但以此出名的，如仁宗元祐间的王

齐叟，徽宗政和间的曹元宠，皆以滑稽语有名于河朔。他们全

用人民口语填词，内容又以滑稽调笑为主，而滑稽调笑是后来

散曲成分之一，由此可知此派与元曲不无关联。它与里俗新曲

为近，与文人学士的雅调不同，因此不为他们所重而流传极

少。（这其中或许埋没了一些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作品，今已无

从收集。但通俗的词，后来词人集中往往有之，可能是此派的

余波。）论理，此时词的旧形式应有所变更，但除了上述两点

外，无大改动，直至元曲家方始把新形式和新内容统一起来，

因而元曲又与宋词分疆独立，在我国文学史上发出异彩。我们

研究滑稽派之所以不能大变词体的原因，除不为文士所重外，

旧的势力这时还很强，也是原因之一。旧派中的周邦彦既长文

学，又善音律，他的词是与柳永相近的，所以后人把周、柳并

称。他虽也写放荡生活，却大体上归之文雅，又音律谐切，技

巧精工，因之他的影响在南宋最大。把他的词全部和作的有方

千里、杨泽民、陈允平三家，即此可见他的影响之大了。滑稽

派不能与之相敌。又当其时国势日衰，外族入侵，中原已成极

乱之局，结果赵宋失掉了半壁河山，偏安江左。当时词家多为

爱国热情所激动，填词便转入慷慨激昂的路数，滑稽词派也就

被压倒。这种为爱国情绪所激动的词，是与苏轼的词派接近

的。其中最显著的作者是辛弃疾，后人因此把苏、辛并称。在

辛前有岳飞、张元干、叶梦得、朱敦儒诸人。辛弃疾本山东

人，金人入侵，山东沦没。后来金主亮南侵被弑，金国内乱，

山东义民起而反正。他是山东忠义军耿京的书记，奉耿命南归

纳土。他虽想恢复中原，而南宋君臣偷安苟且，含耻忍辱，称

臣称侄，献金献帛，一味求和，在宁宗开禧年间虽曾一度北

伐，结果又因主战者韩侂胄无能而失败，从此不敢言战。辛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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疾的一生志愿便始终不曾实现。他的词可分为两类：一类是慷

慨激昂的；一类是悠游恬淡的。两类之不同，是由于他的一生

出处无常。出则献身国事，填词多为慷慨之音；处则浮沉乡

里，填词便有恬淡之趣。他与苏轼并不全同，大抵内容之富，

苏尚不如他，这是两人所处的时代有所不同的缘故。我们可以

称辛弃疾是词中豪杰，苏轼则只是学人而已。与辛弃疾时代相

同的作家，如张孝祥、杜諹、陆游、陈亮等都有慷慨悲歌的

词。这些人一方面是受时代的激动，一方面又是受了辛弃疾的

影响，因此把词体更解放了。宋代词风，至此又一变。当南、

北宋之间，还有一女词人李清照，这里可以附带提一提。后人

论词，每喜把李清照同李煜并称为二李，原因是他们所遭遇的

时代都是由盛而衰，都是经过国破家亡的惨痛，又都是能用寻

常的语言表达深婉的情感。李清照词学甚深，在宋代词人中是

能独树一帜者。虽一个是国主，一个不过是贵妇人，在词坛上

是曾经取得同等地位的。

南宋末年，国力日削，那时文人的作品，大都气格衰飒，

即有愤慨国事的，也都带悲凉意味。如宋未亡前之德祐太学生，

宋亡后遗民中之张炎、刘辰翁、刘将孙、邓剡，被虏人中之文

天祥、王清惠等，皆不能如辛弃疾之豪雄，正是所谓“亡国之音

哀以思”。这时有些词人把忧国之情寄托在咏物之中，其中如王

沂孙便最有名。他的词从技巧上说是长于比兴的，然而辞气不

振，故宋亡以后，他不免屈节元朝。言为心声，于此可见。在

他前后的作家，如姜夔、史达祖、周密、吴文英等，也还各有

内容，各有成就；其他的人便不免专讲声音色泽之美了。从文

学史整个过程来看，各种文体到了专讲求形式之美，便要僵化，

词体到了这时，一般作者就渐归衰退，无甚可观了。

总结起来，词在唐、五代方始萌芽，体制短狭，内容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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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，到了北宋渐次发展，苏、柳两家为主要人物。中间虽然出
现滑稽一派，却是变而未成。周邦彦出而重整词体，他是与柳
永相近的。辛弃疾出，更恢张词境，是近于苏轼的。自此以
后，近周的有姜、史、王、吴等人，近辛的有张、杜、陆、陈
诸家。从大体上考察，仍不出柔丽与豪放两大流派。但是以前
的词家都认柔丽为正宗，豪放为别派，因为词体是以柔丽开宗
的。我们现在研究起来，柔丽一派的词多是抒写才情，而豪放
一派则可见作者的思想。柔丽派内容狭隘，往往局限于作者个
人的生活，不如豪放派的恢宏，不当以后者为别派而轻视它。

又宋代许多词人皆非专门词家，他们心目中认词为“小道”，每
每以作诗的余力为词，故词体有“诗余”之称。有此二因，所以
词中的社会意义和人民生活便显得比诗不如。然而在这方面有
当说明的两点：一是被它的形式局限着，不如杜甫、白居易他
们的新乐府，字句无定，可以任意发挥；二是被它的艺术性局
限着，它是以比兴为主的，不如用赋体的可以明显叙说。因
此，我们如果要知道词中所包含的人民生活和社会意义，有时
要从它表现的反面，或者从它的文字之外去体会，以作者所处
的时代去印证。以前文论家所谓“言外之意”，所谓“言在此而
意在彼”，便成了读词的方法。再者，南、北两宋词还有一大
区别，就是：北宋词人不谙音律，词之入乐，皆由乐工，是先
有调然后按调制词，故曰“填词”；南宋有名词人多善音律，能
自制曲调，因之就音律精切而言，是北不如南的。在宋代，词
是音乐文学。尽管它有本身的局限性，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
看它的价值和地位，它是继承唐代乐府而来的，由它产生了宋
代的歌舞剧，又由它过渡到元人的散曲和杂剧，它在文学发展
史上是不可忽视的一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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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　　例

一、本书之作，用意在将唐、五代、两宋词的主要流派，系统
地介绍于读者，或者有助于了解祖国文学遗产中此体之内
容及形式，以为创作现代文学作品之借鉴。所选录之作品
与对作品之分析，必有未当者，姑存之以待专家之批评。

二、注释的文字不用语体而用浅近文言者，因以语体解词，比
用文言有困难之处，且用语体的文字必三四倍于用文言
者，又不免有过繁之弊。

三、本书释义中，于前人词话有可资以说明词学上某一问题，

或可使读者对某一作家的了解得到明确的观念者，方始采
用。采用之词话，未及注明某人、某书者，用意不在此
也。且选者之意，以为前人词话未必全书皆佳，如未精研
作品，先看词话，不知辨别，往往被引入歧途。又此类书
籍亦非秘本，好学之士求之不难故也。

四、本书选录之标准，总论略有说明。未及入选的作家、作
品，佳者尚多，好学之士自可泛览及之，本书原不求
备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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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唐五代各家闺情词
　　附敦煌石室所出唐时民间词曲

温庭筠

庭筠本名岐，字飞卿，太原人。唐宣宗李忱大中年

间，累应进士试不第。庭筠才思艳丽，每入试，押官韵作

赋，凡八叉手而成八韵，时号温八叉，又最善鼓琴吹笛。

宣宗好微行，常于旅店中遇温。温傲然问曰：“公非长史

司马之流？”宣宗曰：“非也。”又问曰：“得非六参簿尉之

类？”曰：“非也。”又宣宗喜唱《菩萨蛮》，宰相令狐绹请温

代作二十首以进，并戒勿泄。温乃扬言于外，且讥之曰：

“中书堂内坐将军。”又令狐绹曾以旧事访之庭筠。对曰：

“事出《南华》，非僻书也。或冀相公，燮理之暇，时宜览

古。”绹因积怒，乃奏庭筠有才无行，不予登第，终于方城

尉。唐词，在庭筠前，诗人偶尔为之。庭筠专力此体，始

有专集。其集名《金筌》，今无传本。朱孝臧刻温词名《金

奁集》，共一百四十七首，不尽温作，真温词六十二首，

加《尊前集》真温作《菩萨蛮》四阕，实得六十六首。

菩萨蛮

小山〔一〕重叠金明灭〔二〕，鬓云〔三〕欲度香腮雪。懒起画蛾

眉，弄妆梳洗迟。　　照花前后镜，花面交相映。新帖绣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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襦〔四〕，双双金鹧鸪〔五〕。

〔一〕小山：枕屏上所画之景。　　〔二〕金明灭：屏上之金碧山水，

因日久剥落，故或明或灭。　　〔三〕鬓云：唐时妇女挽鬓作环如云

之状。　　〔四〕襦：短衣也。　　〔五〕金鹧鸪：以金线绣鹧鸪鸟于

短衣上。

此调本二十首，今存十四首，此则十四首之一。二十首之
主题皆以闺人因思别久之人而成梦，因而将梦前、梦后、梦中

之情事组合而成。此首则写梦醒时之情思也。首言思妇睡梦初

醒，见枕屏而引动离情。“小山重叠”，兴起人远之感；“金明
灭”，牵动别久之思。次句言睡余之态。三、四句，梳妆也；

曰“懒”、曰“迟”，以见梳妆时之心情。五、六句，簪花也；花
面交映，言其美也。七、八句，着衣也；“双双”句，又从见衣

上之鸟成双引起人孤单之感。全首以人物之态度、动作、衣
饰、器物作客观之描写，而所写之人之心情乃自然呈现。此种

心情，又为因梦见离人而起者，虽词中不曾明言，而离愁别恨
已萦绕笔底，分明可见，读之动人。此庭筠表达艺术之高也。

前　调

翠翘〔一〕金缕〔二〕双諴諵〔三〕，水文细起春池碧。池上海

棠梨〔四〕，雨晴红满枝。　　绣衫遮笑靥〔五〕，烟草黏飞蝶。

青琐〔六〕对芳菲，玉关〔七〕音信稀。

〔一〕翠翘：鸟尾长毛也。　　〔二〕金缕：本金线，此比言鸟毛也。

〔三〕諴諵：水鸟。　　〔四〕海棠梨：即海棠花。　　〔五〕靥：面颊

也。　　〔六〕青琐：刻有青色连琐纹之门。　　〔七〕玉关：玉门

关，在今甘肃敦煌西北，唐时西边重地也。唐代闺情诗，多言妇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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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念久戍边疆之夫婿，故词家亦以此作题材。

此亦十四首之一。此首追叙昔日欢会时之情景也。上半阕

描写景物，极其鲜艳，衬出人情之欢欣。下半阕前二句补明欢

欣之人情。后二句则以今日孤寂之情，与上六句作对比，以见

芳菲之景物依然，而人则音信亦稀，故思之而怨也。

皇甫松

松，一作嵩，字子奇，睦州人，工部郎中湜之子也。

松自称檀栾子，遂以名其集。王国维从《花间》、《尊前》及
《全唐诗》共辑得其词二十二首。

采莲子

菡萏〔一〕香连十顷陂举棹，小姑贪戏采莲迟年少。晚来弄水

船头湿举棹，更脱红裙裹鸭儿年少。

前　调

船动湖光滟滟〔二〕秋举棹，贪看年少信船流年少。无端隔水

拋莲子举棹，遥被人知半日羞年少。

〔一〕菡萏：荷花也。　　〔二〕滟滟：秋水光明也。

此二首中之“举棹”、“年少”，皆和声也。采莲时，女伴甚

多，一人唱“菡萏香连十顷陂”一句，余人齐唱“举棹”和之。第

二、三、四句亦同。此二首写采莲女子之生活片段，非常生

动，读之如见电影镜头，将当日采莲情景摄入，有非画笔所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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描绘者。盖唐时礼教不如宋以后之严，妇女尚较自由活泼也。

韦　庄

庄字端己，杜陵人。唐昭宗李杰乾宁元年登进士第，

官左补阙，奉使宣谕西川节度使王建，为建所留。及建据

蜀称帝，庄为之规画制度，后官至吏部尚书同平章事。庄

有宠姬，姿质艳丽，兼擅词翰。建闻之，托以教内人，强

夺去。庄徒追念悲伤而已。后姬人得庄所作《小重山》词，

不食死。五代国君之荒淫、文士之软弱以及妇女之被凌辱

而能以死自明，于此可见。

女冠子

四月十七，正是去年今日，别君时。忍泪佯〔一〕低面，含

羞半敛眉〔二〕。　　不知魂已断，空有梦相随。除却天边月，

没人知。

前　调

昨夜夜半，枕上分明梦见，语多时。依旧桃花面，频低柳

叶眉。　　半羞还半喜，欲去又依依。觉来知是梦，不胜悲。

〔一〕佯：伪也。　　〔二〕敛眉：蹙眉也。

此二首乃追念其宠姬之词。前首是回忆临别时情事；后首

则梦中相见之情事也。明言“四月十七”者，姬人被夺之日，不

能忘也。“忍泪”、“含羞”，皆迫于强权、抑制情感之状。魂

断、梦随，则情感萦系无已之语。次首乃从梦后忆梦中。“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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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”二字，言记忆甚真也。“羞”与“喜”并在一句，“欲去”与“又
依依”亦并在一句，遂使心中复杂矛盾之情均能表达，既喜又
羞，既不敢留又不忍去，写来甚工细而出语却自然。此种手
法，与温飞卿异曲同工，故后人以之与飞卿并称温、韦。

小重山

一闭昭阳〔一〕春又春。夜寒宫漏〔二〕永，梦君恩。卧思陈
事〔三〕暗消魂。罗衣湿，红袂有啼痕。　　歌吹隔重阍〔四〕。绕
庭芳草绿，倚长门〔五〕。万般惆怅〔六〕向谁论？凝〔七〕情立，宫
殿欲黄昏。

〔一〕昭阳：本汉殿名，此借指王建之宫。　　〔二〕宫漏：古时宫中

以铜壶滴漏计时早晚。　　〔三〕陈事：陈旧之事也。　　〔四〕重

阍：宫门也。　　〔五〕长门：汉宫名，汉武帝陈皇后失宠退居长门

宫，此处借用。　　〔六〕惆怅：想望失意也。　　〔七〕凝：本水凝

结成冰也，此言情凝结不开解也。

此代其姬人抒离情也。“春又春”，不止一年也。“梦君
恩”，梦昔日韦之恩情也。下即因梦而更细思前事，不禁痛哭
湿衣袂也。“歌吹”句，言别殿正在作乐；而己则独倚长门，满
腹忧愁，无人可语，但凝情而对黄昏耳。细观此词，表面乃写
汉陈皇后退居长门故事，实则代其姬人抒情，因恐犯王建之
忌，故托言之也。其姬人能通文词，深知此意，故为之不食
而死。

和　凝

凝字成绩，后唐时为翰林学士，知制诰。石晋天福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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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后汉时加太子太傅，封
晋国公。周显德中卒，赠侍中。凝好为曲子，契丹号为曲
子相公。集名《红叶稿》。

采桑子

蝤蛴〔一〕领上诃梨子〔二〕，绣带双垂。椒户〔三〕闲时，竞学
摴蒱〔四〕赌荔支。　　丛头鞋子〔五〕红编细，裙窣〔六〕金丝。无
事諻眉〔七〕，春思翻教阿母疑。

〔一〕蝤蛴：蝎虫也，体白而长，诗人以比妇人之颈。　　〔二〕诃梨
子：诃梨花白子黄，似橄榄而有六路，妇人绣作衣领上花饰。　　
〔三〕椒户：以椒末涂户，取其香也。　　〔四〕摴蒱：古代博戏也。
〔五〕丛头鞋子：妇女鞋头作花丛起，所以约束裙幅，便行步也。
〔六〕窣：行时裙作响也。　　〔七〕諻眉：蹙眉也。

此写才动春情之少女也。一、二句，上身服饰也。三、四
句，言其闺中嬉戏之事。五、六句，下身服饰也。末二句，少
女烦闷之情，已为阿母所觉也。此词体会少女生活，极其细
致，而用语不多，故是能手。

牛　峤

峤字松卿，一字延峰，陇西人，唐宰相牛僧孺之后。
僖宗李俨乾符五年进士，历官拾遗、补阙、校书郎。王建
镇蜀，辟为判官。后事蜀为给事中。王国维从《花间集》录
出峤词三十二首为一卷。

忆江南

衔泥燕，飞到画堂前。占得杏梁安稳处，体轻惟有主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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怜，堪羡好因缘。

前　调

红绣被，两两间鸳鸯。不是鸟中偏爱尔，为缘交颈睡南
塘，全胜薄情郎。

此二首乃借咏物以写闺人之怨情。前首羡燕子得人怜而安
稳住在杏梁，以见人之不如燕。后首骂“薄情郎”不及被上所绣
之鸳鸯，两两交颈不相离也。凡咏物之词，非专止描写物态，

必须寄托人情。此二词，前三句皆写物态，两尾句点明人情，

最为生动。词家论咏物有“不黏不脱”之说。此二首前三句，不
脱也；后一句，不黏也。

菩萨蛮

玉楼冰簟〔一〕鸳鸯锦〔二〕，粉融香汗流山枕〔三〕。帘外辘
轳〔四〕声，敛眉含笑惊。　　柳阴烟漠漠，低鬓蝉钗〔五〕落。须
作一生拼〔六〕，尽君今日欢。

〔一〕冰簟：凉簟也。　　〔二〕鸳鸯锦：锦被织有鸳鸯图案也。　　
〔三〕山枕：古人用屏风围枕，谓之枕屏，屏上画有山水，故词家称

山枕；亦或枕上绣有山水也。亦或指两端突起似山之凹形枕。　　
〔四〕辘轳：井上汲水用之转轮木也。　　〔五〕蝉钗：钗上饰以金蝉

也。　　〔六〕拼：舍弃也。

此首写男女欢会之私情。观七、八两句，有舍弃一切、拼
却一生以求暂时之乐之意，可知此女必为封建制度所束缚，以
致情爱无从自由发抒。正如《西厢记》之莺莺，一遇张生，便倾
心相许也。三、四句，言欢情正洽，天已将明，早晨汲井之
声，将其惊起。而第四句五字之中，表达三种态度，写生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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